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瞿海源
　　當李遠哲院長在院士會議開幕致詞中鼓勵院內同仁「走入社會，負起社會改造的責任」時，我在人文組院士會議上提請注意學術與政治分際，又說中研院組織法修訂遷延時日影響發展，內部改革更需努力。沒想到，各報都特別報導了我的談話，其間甚至還指稱我在砲轟李院長。其實這當中有些誤解，我對李院長的觀點和作法雖不完全認同，但對其根本的精神還是很肯定的。
　　殷海光基金會在七、八兩日舉辦「跨世紀台灣民主問題研討會」，紀念雷震先生百歲冥誕曁傅正先生逝世五周年。由於談到「自由中國」半月刊，在紀念文章中自然就看到有關胡適先生的討論。想起胡適也做過中央研究院的院長，又是一位近世重要的「民主」與「科學」的倡導者。三十年之間胡適先生和李遠哲先生相互呼應，一個哲學家提倡科學和民主，一個科學家鼓勵走入社會改造社會，兩人的路向好像不太一樣，所處的時代也大不相同，處事作風也有所差異，然而知識份子的風範和抱負卻是相似而前後輝映的。
　　胡適先生在思想上開風氣之先，啟蒙的角色十分突出，在左右夾攻下堅持自由主義的立場，自有其重大而顯著的影響，從胡適先生在政治上的表現似也有進退失據的缺憾。做為近代中國的啟蒙者，胡先生對「科學」，尤其是科學方法也特別重視，不只「大膽假設，小心求證」變成大家最熟悉的用語，他本人在科學方法上的解釋其實更為深入。李遠哲先生身為諾貝爾獎得主的傑出科學家，返台出任院長，就已展現了他回饋社會的獻身精神。
　　李院長在演講中指稱「政治亂象令人憂心」、「官員和企業短視近利的自私心態間接形成克服挑戰的最大阻礙」、「有人始終揮不去被迫害的陰影」、「政府和民眾卻始終很難拉近彼此間在改革期望上的落差」。更主要的是「社會缺乏人與人之間的充分信任」。於是中研院「未來應該不只在重要的知識領域進行累積和創造」，「更重要的是，匯集全國最優秀知識菁英的中研院，應該負起領導整個社會，進行更全面改造的責任」。
　　李院長在做這麼重要的呼籲時，也沒忘了要先强化自己。他指出「從中研院的改造來帶動整個社會的全面改造；從中研院現在進行各種制度化的努力和未來豐碩的研究成果來證明，建立一個完整的制度環境，讓人與人之間可以相互信任，對於整個社會潛能的發揮是多麼重要」。這些主張我都贊成，但是中研院和李院長本身能不能做到，那就值得推敲了。如果自己做不到、做不好，怎麼能改造社會呢。
　　坦白說，李院長上任以來做得很好，但大家更希望李院長在中研院的「改造」上多花些時間和精力。中研院的基本大法——組織法的修訂拖延甚久，諸多改革無由進行，院長也有不少其他的改造主張，如研究員議會等也還沒個影子等等。整個中研院，依院長的意思，應該進入民主的最高境界，即參與式民主，需要努力之處還很多。
　　我衷心期盼李院長先改造中研院的期望早日實現，這樣才能昂首無畏地走入社會。不過，在社會改造中，我特別指出，掌握住學術與政治的分際，尤其要注意不要讓中研院成為總統府的幕僚或智囊機構。有院士說我太憂心了，但這是很主要的問題，是必須留意的。因為萬一學術成了服務政治的工具，學術就喪失了獨立，也就喪失了尊嚴和活力。我雖然承認現在的中研院在這方面問題不嚴重，但必須小心留意。
　　個人過去十幾二十年一直在「走入社會」，也自不量力呼籲「改造社會」，不知是不是李院長說的「即或有少數同仁熱心於社會參與，也沒有適當的投入方式」。我很欣賞院長很開明自由的風範，對個人等參與社會也語多肯定，不過，好像從院長多次談話，對過去幾十年不少學者走入社會和改造社會乃至政治的歷程，以及胡適院長的思想和作為並沒有時間多做了解，在社會改造的歷史脈絡中，如何接續起來應該是很有意義的。
　　中研院何其有幸，前有胡適先生，現有李遠哲先生，不僅學者風範足為典型，關懷與參與社會之熱誠亦令人讚佩。但是在學術與政治分際上的掌握，胡先生的表現差强人意，李先生則還得多加留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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